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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狗年的开春时节，遵照老太太的吩咐，我陪少爷去咤日寺拜佛。半路上，少爷遇见了一个穿着破烂的游僧。少爷一见这个人，从马背

上跳下来，攥着他的手盘腿坐在了路旁，两人嘀嘀咕咕讲了很多话。末了那游僧站起来，决然地拄着木棍走了。少爷掏出几块川卡，让我跑

过去交给他。那游僧却说，我不留恋身外之物，你家少爷何必把如粪的钱施与我呢？他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把话回给了少爷，他把钱往

兜里一甩，发出一声沉闷的咣当声。

渐渐地，院子里的人都喜欢上了“李二黑”，几个年轻人还喜欢到院里的早餐铺吃早餐。“李二黑”常常会蹲在早餐桌前，抬着头，摇着

尾巴，盯着他们瞅，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我们扒点菜在地上，它便飞扑过来，舌头一卷，舔个干净，用前爪挠两下嘴，又退回原位严阵以待

了。动作干净利落，只是，人一多，它也有些“应接不暇”。

我站在一旁，插不上话，只能傻呆呆地
把老太太的愤怒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老太
太终于不支声了，坐在床沿低声哭泣。

老太太，您要保重贵体呀。您心里有怨气，
就抽打我，发泄一下，万不可憋在心上。我说。

孽债，孽债。三宝啊，为什么我会遭受
报应呢？桑杰，我想静一会，别让人来打扰。
老太太的眼泪、鼻涕一个劲地往下掉。

我下楼时，查斯站在楼梯下。她见我从
老太太的房间里出来，立马低头，准备扭身
离去。我知道她一直服侍少爷，对很多活已
经生疏了。我边下楼梯边喊住了她。

查斯，老太太现在欠安，我让你先到厨
房帮阵子忙，以后再看老太太怎么安排吧。

查斯头也没抬，穿过院子进了厨房。
老太太晚饭没来吃，我心里揪啊，就自作

主张进了老太太的房间。太阳的余辉黄灿灿
地滚落在卡垫上，老太太托着腮帮子沉思。

老太太！老太太！我轻声打断她。
桑杰，你来了。老太太凄楚的眼睛倾斜

过来，啪嗒落在我的脸上。她把支在矮桌上
的胳膊垂落下去，软绵绵地问我，查斯安排
到哪里了？

回老太太的话，被我暂时安排到厨房
里，一切还遵老太太的训示。

妥帖了。德忠老爷在信里说查斯轻浮
浪荡，有了身孕，不得已只能遣她回乡下
来。关于那媾和的男人，德忠老爷他们也不
甚清楚。桑杰，这件事你我知道就成，别在
张扬了。

是。我应了下来。接着我又问，老太太，
我让下人给您端碗糌粑粥来？

气都气饱了，还能喝下粥？黄灿灿的金
光正在慢慢向后退却，屋子里开始被阴冷占
据，老太太痛苦不堪。我赶紧叫下人从灶里
掏点牛粪火，上面撒了些香草，熏老太太。再
后，剜些酥油涂在老太太的太阳穴上。没一
会，她长舒了口气，把愤怨全一下吐出来了。

翌日，老太太恢复了平静。
几天后，老太太带着几个随从去了趟

拉萨，回来后做了一个令我们都咋舌的决
定。第一个决定是要给格日旺久少爷娶媳
妇，第二个决定要把查斯嫁给赶骡子的驼
背罗丹。一经宣布，驼背罗丹磕头谢了老太
太，就径自把查斯的被子抱进他的房屋里。
少爷的婚事我们还的张罗一阵子。谿卡里
的很多男人都很羡慕驼背罗丹。连着几个
夜晚，一些男人躲在驼背罗丹的窗口底下
偷听，结论是查斯死也不跟驼背罗丹同床。
男人们又开始瞧不起驼背罗丹了。

夏天少爷娶了媳妇，这新娘子是荣兑
仓的千金。说实话，叫堪卓益西的这个新
娘子够丑的，是个狮子鼻，细眼睛，饼子
脸，连我都看了下面的孽根一动不动的，
我为少爷愤不平。驽马，你嘶鸣什么，现
在我们的女主子不就这副德行吗？我也
不怕你去告，再说你也告不了，因为你是

畜生，不会说话。嘿嘿嘿。想什么我就说
什么，也许来世你会骑在我身上，我驮着
你，听你絮叨呢。

榴村的轮廓出现在桑杰的眼前，他勒
住缰绳，迟钝地从马上下来，找了个沙坡，
脱掉裤子屙屎。那臭味被风卷进了榴村，桑
杰扭着脖子得意地笑，满脸的皱纹刹时堆
砌成沟沟壑壑。

桑杰到达榴村时，天将将黑下来，有几
只狗在后面追着狂吠。低矮的土胚房一撮
一撮的，像堆着的一个个小土丘。桑杰把马
停在一家行将坍塌的房门口，开始擂门。

谁呀？屋内一个男人问。
龙扎谿卡的桑杰。
是管家呀，稍等，这就开门。
桑杰只吸了一口鼻烟，吱纽纽地门打

开了。油灯微弱的光从开门人的身后射过
来，只见黑黢黢的一个影子。

管家，请进来！黑黢黢的影子说。
你去把马上的褡裢卸下来，再给马喂

水喂草。桑杰伸长脖子，目光越过黑黢黢的
影子肩头，滴溜溜地落在屋里的女人身上。

是，管家。黑黢黢的影子跨出了门槛。
女人边穿藏装边说，管家，这是要到

哪里去？
咤日寺。去找多佩。可今晚我要睡在这里。
听说多佩先生刚从禅定中回来，身子

很虚弱，我们也很想去叩拜。
黑黢黢的影子把褡裢搁到地上，抱了

张藏被。
仁庆，这里有一袋糌粑、一腿羊肉，还

有一罐酥油。桑杰跟黑黢黢的影子说。
叫仁庆的男人吐出舌头连说，谢谢！谢谢！
门吱纽纽地响，把仁庆和黑暗挡在了

外面。桑杰抱住仁庆的女人胡乱地亲。
天发白时，桑杰骑上驽马又上路了。道

路蜿蜒地伸向山嘴，山坳里一片灰白。
桑杰给驽马显摆昨晚发生的事情。马晃

了晃头，这让桑杰很难受，一股无名的怒火
从胸口蹿上来。

你以为我老了，跟你一样驽钝，什么事
也干不了？呸，畜生，我可是天地间最宝贵的
人呢。那个叫仁庆的昨晚见到我，就像狗见
到主子一般，还不乖乖跑到外面去睡的吗！

驽马没有理会，它眯上眼，舒舒服服地
拉了一路的马粪，那热气蒸腾须臾，立马冷
却下去，无臭无味。

秋日的清晨有冷风徐徐吹来，山谷里
空寂无人，桑杰猛然感到了孤独。他吸了口
鼻烟，话匣子又打开了。

格日旺久少爷的婚事办得很隆重，荣
兑仓的千金娶到了龙扎谿卡。少爷在谿卡
里住了十几天，就匆匆赶往拉萨去。

藏历水鸡年的六月，查斯生下了一个
男孩，这让驼背罗丹高兴不已。老太太给查
斯赏了一床藏被和一罐酥油。

这一年的藏历十一月传来了达赖喇嘛

（十三世）圆寂的消息，老太太向朗生们布施
了糌粑和茶，还派我到咤日寺进行布施，并迎
请喜齐土丹丹巴尼玛活佛到龙扎谿卡念经。

十二月初少爷因为土登贡培（十三世
达赖喇嘛的贴身侍从）事件，被噶厦政府革
职，遣送回龙扎谿卡。这件事对格日旺久少
爷的打击很大，回来后，他整天把自己关在
屋子里谁都不见。特别是少爷看到德忠老
爷寄来的书信，得知土登贡培与十二月二
十九日被流放的消息后，更是一蹶不振。

老太太说，鬼怪附了少爷的躯体，才使
少爷变成了这般样子。我没有少往咤日寺
跑，喇嘛请来了，医生请来了，护法神也祭
祀了，少爷还是浑浑噩噩。

木狗年的开春时节，遵照老太太的吩
咐，我陪少爷去咤日寺拜佛。半路上，少爷
遇见了一个穿着破烂的游僧。少爷一见这
个人，从马背上跳下来，攥着他的手盘腿坐
在了路旁，两人嘀嘀咕咕讲了很多话。末了
那游僧站起来，决然地拄着木棍走了。少爷
掏出几块川卡，让我跑过去交给他。那游僧
却说，我不留恋身外之物，你家少爷何必把
如粪的钱施与我呢？他说完头也不回地走
了。我把话回给了少爷，他把钱往兜里一
甩，发出一声沉闷的咣当声。少爷望着游僧
的背影，愣了一会儿，然后愤愤地上马，头
也不回地向咤日寺疾驶。

从那以后，少爷的兴趣全放在了饮酒
和跟查斯睡觉上。少爷经常让我想法子支
开驼背罗丹，然后同查斯睡觉。有时是在我
的房子里，有时侯是在谿卡后面的林子里，
有时侯是在田埂边。

不久，堪卓益西把我召到她房间里去。
我想：完了，这下肯定一顿臭骂。堪卓益西一
见我舒展了笑容，那塌鼻子更加宽广了，呼
哧呼哧的气流在鼻孔里上奔下跑。她说，管
家，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我和老太太决定
让查斯和驼背到娘村去帮一阵忙。你把他们
送过去，顺便看看那里的情况，然后速回来。

是。少奶奶。我出了一身的冷汗。下了
楼梯，我就去通知查斯和驼背罗丹，然后下
午出发了。

查斯背着小孩，抱着一小袋糌粑；驼背
罗丹背着被子。我骑马走在前面。驼背罗丹
不一会儿赶了上来，他和我并着走了一段，
终忍不住说，管家，能让我们一家人在娘村
住到死吗？

我看看天，太阳还在当头，答非所问，
说，累了的话休息一下吧。

查斯跪在地上说，管家，您就让我们在
娘村住下吧！

我给老太太说说情，争取让你们住在
那里。我说。这是真话，我怕少爷跟查斯惹
出什么事端来，把我也牵涉进去，到时候怎
么向老太太交代。

我们没有停下来，满天布满星光时到
了娘村。

马龙给索冷介绍：“这位是省上来的钟
特派员，我们到扎坝救灾。”

“哦，太好了！”索冷把帽子扣在胸前，
非常兴奋，接着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这趟
从康定进货，贩往道孚，没法陪同前往了。”

“他专跑康定道孚一线，在茶马道北路
提起索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索冷哈哈大笑：“我不过摆弄点小生
意，马差役官抬举我了。”

看来他跟马龙很熟，把这位县政府差
役股的办事员戏称差役官。

“索冷还是各底部落庆达村的更巴。”
马龙补充道。

“更巴？”钟秋果问。
“扎巴话，‘更巴’就是村长。”马龙解

释。
索冷把礼帽扣到头上，掏出纸烟双手

敬给特派员，钟秋果摆摆手，他又敬胡仁
济。胡仁济看看牌子，是“美丽”，随手卡到
耳朵上。索冷又给王中、赵元福、马龙一一
散烟，并划燃洋火点上。扭头看见马锅头，
用下流话大声招呼着，把剩下的纸烟连盒
子一起扔给他。

索冷讲：“我这人性子野，喜欢走南闯
北，不耐烦天天守着地里的庄稼。”他说，三
年前从康定顺便运回一驮马茶砖、盐巴，到
各底几个寨子一转悠，换了两大驮麝香、鹿
茸、狐皮等山货，再到康定出手，赚了五倍，
从此就搞起了贩运。先是雇骡夫的驮骡，跑
了半年，买了两匹骡子，加上自己的牦牛，
建起驮帮，到而今商队已有五十头骡马了。
一年里难得在家住几天，忙得没有喝一碗
奶茶的工夫。说到当更巴，叹一口气：“唉，
那也是不得已，乡亲们硬要推我出来，只好
勉为其难，把事情张罗完，又跑出来了。”

胡仁济看看商队押阵的七八个扎巴
娃，个个背枪横刀，便道：“索老板，你的装
备够精良啊！”

康区商队与内地行商截然不同，内地
商人是儒商，上路时多找镖局保护，康藏商
帮本身就是一支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的作战
部队。

索冷不无得意地说：“长年在茶马道上
折腾，为防不测我买了两支康定造的明火
枪、四支汉阳造快枪。”

康巴人把步枪叫快枪，虽是手动单发，
但与先得往枪管里装填火药、铁砂再点火
绳然后才瞄准开火的明火枪相比，快了不
知多少倍。

“去年我在驻军一个连副手里，买了一
支盒子炮100发子弹，只花了400块大洋。”
索冷说着从怀里抽出驳壳枪亮了一下。“这
座林子不是久留之地，赶紧离开吧。等几天
我交了货，回扎坝拜望二位大人！”

索冷躬身施礼，匆匆上马。商队尾随其
后，浩浩荡荡从办事处的运粮队旁边擦身
而过。

钟秋果赞叹说：“持剑经商，不简单！”
胡仁济点头：“索冷这家伙精得很，就

是我跟你说的那种能说会道善于精打细
算，通过贩运做生意发了财的差巴。”

马龙说：“他名义上只是个村长，实际
上土百户多吉已把各底所有事务交给他办
理了。”

钟秋果对索冷刮目相看，说：“嗯，能文
能武，能商能仕，是个人才。”

运粮队翻过山崖，来到一处较为平缓
的草坡，满地马蹄践踏的痕迹，还有几个残
存的石头灶，灶堂里一层柴灰。马锅头说，
不管从道孚去泰宁或是去扎坝，都在这里
歇息吃晌午，稍事休整然后翻越嘎山。

胡仁济即命卸驮放马，拾薪熬茶。夏班
长布好警戒哨，马锅头安排两人去拾掇柴
禾，另外几人到河湾捉鱼，剩下的人从牛驮
上解下炊具，将就现成的灶堂重新摆好石
头，支起两口铁锅，一口烧水打糌粑，一口
熬鱼汤。还没等水烧开，就有人提着用树枝
串起的鲤鱼回来了。不多会儿，拿竹篓的人
也满载而归，捞了十几条鲤鱼。钟秋果笑
道：“真是棒打獐子瓢舀鱼啊！”

吃罢糌粑、火烧馍馍，喝了鱼汤、酥油
茶，驮脚娃上好绑好驮子，马锅头扬起鞭
子，“啪”一声响，骡马队出发了。

木汝沟尽头，有一个三岔丁字路口，直
走通泰宁，右转到扎坝。他们向右，翻过嘎
山就是扎坝地界。

嘎山峰高岭峻，古木参天，浓荫蔽日，
云雾滃翳。钟秋果策马踏进森林，一股寒气
扑面而来。路旁有倒卧的大树，覆盖着厚厚
的苔藓，不远处传来野兽啼叫，让人寒毛倒
竖。王中紧跟特派员身后，瞪大眼睛，滴溜
溜四下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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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号“黑珍珠”的李老太一人寡住，养了猫。
第一只猫是本地的土猫，一身黑毛，李老太叫

它小黑，同院老太老头们偏多事，将李老太的绰号
“黑珍珠”改为“黑猫咪”，李老太也不介意，瞅着趴
在她脚边的猫说：“你干妈叫你呢！”

小黑胆子小，小孩子赶得它东藏西躲。它也傻，
常常把头钻到花丛里了却留个屁股在外面。不过，
小黑却很勤快，捉耗子特别卖力。院子里的捉完了，
便跑到外面捉，不知哪天吃了只吃过老鼠药的耗子
便一命呜呼了。

好玩的李老太有好几天没有早上吊嗓子晚上
打牌了。

过了个把月，李老太又不知从哪里抱来只尺许
长的小猫。猫虽然小，长得却精干漂亮，毛色齐整，
乌黑发亮。她说它娘是只狸猫哩！

李老太只管它叫“嘿”，对门刘老头便替它取了
个乳名“李二黑”。

“李二黑”除了李老太便最亲刘老头。早上他早
起打太极，才走到院子里，“李二黑”便一跃而出，乐
颠颠地跑到刘老头脚边，用两条前腿抱住刘老头的
一条腿。刘老头走一步，便拖着它移一步，那模样，
活像个小顽皮。刘老头生气了，假装要打它，它便

“呜呜”地哼着，扭扭身子，不情愿地放开，盘起后
腿，用前腿支着，端端正正地坐在几步远的地方，歪
着头看她，眼珠子溜来溜去，满是疑惑和不解。等刘
老头的拳脚动作告一段落，它便冲过去，抱在刘老
头腿上，扭来扭去擦个不休。

渐渐地，院子里的人都喜欢上了“李二黑”，几
个年轻人还喜欢到院里的早餐铺吃早餐。“李二黑”
常常会蹲在早餐桌前，抬着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
瞅，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我们扒点菜在地上，它便
飞扑过来，舌头一卷，舔个干净，用前爪挠两下嘴，
又退回原位严阵以待了。动作干净利落，只是，人一
多，它也有些“应接不暇”。

最疼爱“李二黑”的还是李老太。
李老太早年丧偶，辛辛苦苦将独生儿子拉扯

大。好在儿子有出息。大学毕业便去了一间外企合
资公司，由于能力好，又负责，给公司派去欧洲分公
司。大儿子一去十余年，拿了国外绿卡，媳妇孙子也
办了移民。虽然常常联系，但总归不能回来。儿子也
很孝顺，要接她去国外，李老太说：“我不懂外语，这
把老骨头还丢到外国不成！”还是住在国内小地方
养人。更何况，这院子里的住户都是老邻居，倒不舍
得走了。于是，老太太只有一人寡居在家。

孤家寡人一个，李老太倒也过得自在。有一天，
她捡回来一只小猫，从此，便和猫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二黑”给李老太增添了许多忙碌与快乐。她
帮“李二黑”洗澡，带“李二黑”散步，笑着坐在躺椅
里看“李二黑”玩耍……最麻烦的事情是，她常常要
忙着收拾“李二黑”的破坏成果。

有一次“李二黑”练习“凌空飞度”，猛地从桌子
上向椅子背上扑去，那椅子被冲力撞得向后倒去，
刚巧撞上了茶几上的水果盘子，里面的葡萄被压得
惨不忍睹。还有一次，“李二黑”跑到洗衣机里面睡
午觉，李老太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里发现在衣服
堆上大睡的“李二黑”和那堆被它的口水和尿液弄
得不忍一闻的衣服，她肺都气炸了。但是看见“李二
黑”可怜兮兮地远远地蹲在一角，用讨好的眼光看
着她，还发出一两声似乎是在道歉的“喵喵”声，李
老太便心软了，象征性的“教训”了两下。还得亲自
动手去处理那堆脏衣服。

李老太乐在其中，像宠小孙子一样地宠着“李
二黑”，“李二黑”也非常依恋她，和别人玩一会儿便
跑到李老太身边转一下。

当李老太牵着“李二黑”出门时，常常有人打趣
了，“带孙子出去玩？”李老太笑嘻嘻地说：“这个孙
子可乖了呢！”

春风。苗青摄


